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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城之争与空间博弈: １９６７ 年以来以色列
对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化改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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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１９６７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ꎬ 以色列将原属阿拉伯人的东

耶路撒冷据为己有ꎮ 以色列占领东耶路撒冷以来ꎬ 通过控制阿拉伯人口与土

地、 建设犹太定居点、 修筑隔离墙等措施ꎬ 实施了对东耶路撒冷 “去阿拉伯

化” 和 “犹太化” 的双重改造策略ꎬ 是其实现 “大耶路撒冷” 构想的关键步

骤ꎮ 同时ꎬ 以色列还将老城西墙、 大卫城遗址以及街道等场所赋予了浓厚的

犹太象征ꎬ 来强化犹太人对耶路撒冷的集体记忆ꎮ 近年来ꎬ 以色列最高权力

机构基于 “既成事实生成合法性” 原则ꎬ 相继推出 «耶路撒冷基本法» «大
耶路撒冷法案» «耶路撒冷 ２０５０ 愿景» 等立法与计划ꎬ 以实现全方位犹太化

战略ꎮ 对此ꎬ 东耶路撒冷阿拉伯居民采取了多种方式表示抗议ꎬ 阿拉伯国家

也拒绝承认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属性ꎬ 更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赞成在 “两国方

案” 的框架下解决耶路撒冷问题ꎮ 但由于以色列一贯强硬的领土政策和美国

的偏袒ꎬ 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化改造运动仍在持续ꎮ 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化改造

运动是以色列限制阿拉伯人生存空间和权利、 促进自身占领 “合法性” 的过

程ꎬ 它严重侵犯了耶路撒冷阿拉伯居民的合法权益ꎬ 造成了当地阿拉伯居民

的生存困境ꎬ 加剧了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爆发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ꎬ 给以色列、
中东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带来了不稳定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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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是一个民族、 政治和宗教问题激烈碰撞的城市ꎮ 始于 ２１ 世纪初

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为巴勒斯坦地区带来了大批的犹太移民ꎮ 但与此同时ꎬ

一场关于耶路撒冷土地归属权的斗争也拉开了帷幕ꎮ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ꎬ 以色列国

家建立后不久ꎬ 就与阿拉伯国家爆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ꎮ 耶路撒冷成为交战

双方发生冲突的地区之一ꎮ 战争结束后ꎬ 在联合国的调停下ꎬ 耶路撒冷按照

阿、 以双方的停战边界线 (即 “绿线”) 分为了东、 西两个部分ꎮ 西耶路撒

冷归以色列所有ꎬ 包括老城在内的东耶路撒冷成为约旦的领土ꎮ １９４８ 年到

１９６７ 年间ꎬ 东、 西耶路撒冷持续并存ꎮ 直至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ꎬ 以色列占

领了东耶路撒冷和西岸部分地区ꎬ 从而在阿拉伯世界乃至全球引起了极大的

争议ꎮ 耶路撒冷不仅赋有复杂的政治争议ꎬ 还在犹太教、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中有着极强的象征意义ꎮ 对信奉犹太教的教徒而言ꎬ 耶路撒冷不仅是希伯来

王国和第一、 二圣殿时期犹太王国的都城ꎬ 也是古代犹太文明发展到巅峰的

标志ꎬ 更是饱尝流散之苦的犹太人日思夜想的精神家园ꎮ 对于穆斯林而言ꎬ

耶路撒冷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夜行登霄之地ꎬ 是伊斯兰教的第三圣地ꎮ

自 １３ 世纪以来ꎬ 伊斯兰世界一直对耶路撒冷拥有实际的控制权ꎬ 这里生活着

世世代代的穆斯林并延续至今ꎬ 所以ꎬ 耶路撒冷理应归穆斯林所有ꎮ 对于基

督教徒而言ꎬ 耶路撒冷是基督教创始人耶稣传教、 受难和复活的场所ꎮ 随着

基督教的正统化和历次十字军东征ꎬ 耶路撒冷在基督教信仰中的地位越来越

高ꎮ 作为目前世界上的第一大宗教ꎬ 基督教的教徒和影响力遍布全球ꎬ 在耶

路撒冷问题上也发挥着重要的制约作用ꎮ 正因如此ꎬ 耶路撒冷成为中东乃至

全球势力博弈的角斗场ꎮ

一些学者将阿以双方在耶路撒冷空间维度的斗争称作是一场持续的 “低

强度战争” (Ｌｏｗ －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Ｗａｒ)①ꎮ 征用土地、 拆除房屋、 建造定居点等日常

事件成为战争的主题ꎮ 乍看之下ꎬ 这类空间改造事件对于耶路撒冷长期发展

的影响微乎其微ꎬ 但也正是由于其空间与时间上的不断累积ꎬ 使得耶路撒冷

城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ꎬ 也改变了阿以冲突在这一地区的地缘格局ꎮ 从事

地缘政治研究的学者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极大兴趣ꎮ 有学者认为耶路撒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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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战略是基于地缘政治理论ꎬ 以色列通过控制该地区人口、 没收阿拉

伯人土地和扩大城市管辖范围将阿拉伯居民排除在城市发展之外ꎮ①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随着批判地缘政治学科的兴起ꎬ 一批学者对于耶路撒冷城市中

的特定个体和社区日常生活给予了高度关注ꎬ 生动鲜活地阐释了城市个体之

间、 社群之间的动态关系ꎮ② 耶路撒冷的空间政治是了解阿以冲突的一个窗

口ꎬ 因此ꎬ 政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者倾向于在阿以冲突的框架下看待耶路撒

冷问题ꎬ③ 另有一些研究者试图从宗教和文化层面对耶路撒冷问题做出阐

释ꎬ④ 尽管其见解独到ꎬ 但对于耶路撒冷城市的核心矛盾尚无法做出有效的回

应ꎮ 针对耶路撒冷城市空间的复杂局势ꎬ 还有学者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ꎮ 例

如ꎬ 发展城市共享空间以满足集体文化认同群体的生存需求ꎻ 弱化城市的民

族属性ꎬ 引导城市走国际化道路ꎻ 发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东耶路撒冷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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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城之争与空间博弈: １９６７ 年以来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化改造运动　

响力和政治参与度ꎻ 加强巴以双方民间组织的合作与交流等等ꎮ①

自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以色列新政府上台以来ꎬ 许多被前任政府搁置的耶路撒冷

定居点规划又被重新提上日程ꎮ 耶路撒冷南部的吉瓦特􀅰哈马托斯 (Ｇｉｖａｔ
Ｈａｍａｔｏｓ) 开始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ꎬ 新的犹太定居点也将在 “Ｅ１” 区②

再次展开ꎮ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ꎬ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两方围绕东耶路撒冷所

展开的争夺与占领事件仍将持续ꎬ 这需要学界对耶路撒冷问题进行深入、 长

期地跟踪研究ꎮ 基于此ꎬ 本文借助近年来以色列、 巴勒斯坦和联合国公布的

官方文件以及相关资料ꎬ 梳理东耶路撒冷城市的发展变迁ꎬ 分析该区域是如

何被犹太社区、 犹太人口和犹太景观所逐步占领的ꎬ 并尝试探究这种占领背

后所蕴含的政治内涵ꎮ

一　 从 “去阿拉伯化” 到 “犹太化”: 东耶路撒冷

人口与空间的归属

　 　 １９６７ 年以来ꎬ 为了确保对东耶路撒冷的控制ꎬ 以色列对该地区的管理采

取了两种方式: 一是对城市人口与空间实施 “去阿拉伯化” 的政策ꎬ 二是大

力推动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定居点与隔离墙建设ꎮ
(一) 城市人口与空间的双重 “去阿拉伯化”
自 １９６７ 年以来ꎬ 以色列政府的任务之一便是维持耶路撒冷城市中犹太人

口和阿拉伯人口的相对平衡ꎬ 并确保犹太人在城市居民总人口中占据优势地

位ꎮ 在以方看来ꎬ ７０％的犹太人口与 ３０％的阿拉伯人口是耶路撒冷居民人口

最为理想的配比ꎮ③ 然而ꎬ 由于长期以来阿拉伯居民的生育率高于犹太人口ꎬ
耶路撒冷市的人口比例朝着有利于阿拉伯人的方向发展ꎮ 为了应对阿拉伯人

􀅰７９􀅰

①

②

③

Ｓｅｅ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ａｆｉｅｒꎬ “Ｔｈ 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Ａｒｅｎａ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ｒ Ｃｒｕｃｉｂｌｅ ｏｆ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Ｃｏ －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ꎬ Ｃ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Ｔｒｅｎｄｓꎬ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５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１ꎬ ｐｐ􀆰 １３５ － １６８ꎻ Ｎｕｒ Ａｒａｆｅｈꎬ Ｍａｈａ Ｓａｍｍａｎ ａｎｄ Ｒａｊａ Ｋｈａｌｉｄｉꎬ “Ｒｏｕｎｄｔａｂｌｅ: Ｉｓｒａｅｌ’ ｓ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ｌａｎｓ ｆｏｒ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ꎬ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Ｆｉｌｅꎬ Ｎｏ􀆰 ６８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７６ － ８９􀆰

“Ｅ１” 区 (Ｅ１ Ａｒｅａ) 是位于东耶路撒冷犹太社区马阿莱􀅰阿杜明附近的一片区域ꎬ 占地面积

约 １２ 平方公里ꎬ 是以色列贝都因人的家园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以色列政府计划在这里推进犹太基础设

施建设ꎬ 并在 ２００４ 年付诸实施ꎮ 尽管国际社会普遍反对ꎬ 但近年来以色列政府在 “Ｅ１” 区的犹太化建

设仍然持续进行ꎮ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Ｃｈｉｏｄｅｌｌｉꎬ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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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增长过快带来的危机ꎬ 以色列政府启动了针对东耶路撒冷居民人口和居住

空间的双重 “去阿拉伯化” 措施ꎮ
以色列政府限制了东耶路撒冷阿拉伯居民的居留权益ꎮ 以色列统一耶路

撒冷后ꎬ 城市中的阿拉伯人并没有被赋予以色列公民身份ꎬ 而是获得了所谓

的 “永久居留权”ꎮ 获得此权利的阿拉伯公民只要手持以方提供的身份证件即

可自由地来往于城市的各个区域ꎬ 并拥有耶路撒冷的市政选举权利ꎬ 还可以

享有医疗、 养老和社会保障等福利ꎮ① 但随着阿拉伯人口的不断增加ꎬ 以色列

政府收紧了阿拉伯居民永久居留证件的发放规模ꎮ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ꎬ
以色列内务部开始吊销部分阿拉伯人的居住许可证ꎮ 被取消居住身份的居民

不仅无法享受任何权利和福利待遇ꎬ 并且必须在几天内离开耶路撒冷ꎮ 从

１９６７ 年到 ２０２０ 年ꎬ 耶路撒冷市有 １􀆰 ４７ 万名阿拉伯居民的居留权利被取消ꎮ②

２００２ 年到 ２００８ 年期间ꎬ 几乎每年都有近千名阿拉伯居民被取缔继续居住在耶

路撒冷的权利ꎮ③ 以色列还有意扩大犹、 阿居民的发展差距ꎬ 造就两者之间的

发展鸿沟ꎮ 尽管阿拉伯人居民常年占据着耶路撒冷总人口的 ３０％ 以上ꎬ 但只

有 １２％的市政预算分配给了阿拉伯人ꎬ 而在实际的分配过程中ꎬ 这一数字往

往还要更低ꎮ④

东耶路撒冷地理空间的 “去阿拉伯化” 趋势更加明显ꎮ １９６７ 年战争结束

后ꎬ 以色列立即解散了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市政委员会、 约旦的银行和法

院ꎬ 旨在消除该地区的阿拉伯统治系统ꎬ 将现有的土地和人口置于以色列的

控制之下ꎮ 但以色列政府很快意识到ꎬ 如果要实现对东耶路撒冷的彻底占

有ꎬ 第一步便是要抹去东耶路撒冷地理空间中的阿拉伯元素ꎮ 为此ꎬ 以色

列针对阿拉伯房屋建设进行了一系列严格规定ꎬ 并拆除了大批阿拉伯居民

的 “非法” 住房ꎮ 根据联合国估算ꎬ 以色列将东耶路撒冷 ３２％ 至 ４８％ 的阿

拉伯住房单元列为 “非法” 建筑ꎮ⑤ 自 １９６７ 年以来ꎬ 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

拆除了 ２ ０００ ~ ３ ０００个 “非法” 的阿拉伯住房单元ꎬ 仅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间ꎬ

􀅰８９􀅰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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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 ｐｃｂｓ􀆰 ｇｏｖ􀆰 ｐ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ｂｏｏｋ２５６７􀆰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２０􀆰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ｕｍｐｅｒꎬ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Ｕｎｂｏｕ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ｌｙ Ｃｉｔｙꎬ ｐ􀆰 ９１􀆰
Ｉｂｉｄ􀆰 ꎬ ｐ􀆰 ９４􀆰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Ｃｈｉｏｄｅｌｌｉꎬ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ｐ􀆰 ５７􀆰



圣城之争与空间博弈: １９６７ 年以来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化改造运动　

就有 １ ０００ 多栋建筑被以色列政府拆除ꎬ 导致数千名阿拉伯人无家可归ꎮ 不

仅如此ꎬ “非法” 住房的业主还被要求支付高额的罚款ꎬ 甚至被判处 ３ ~ ６
个月的监禁ꎮ①

除了拆除原有的阿拉伯房屋ꎬ 以色列的法律、 法规和政策也让阿拉伯人

建造新住房变得越来越困难ꎮ 一方面ꎬ 以色列政府规划给阿拉伯人口的合法

建筑用地本身就十分短缺ꎮ 根据弗朗西斯科􀅰奇奥德利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Ｃｈｉｏｄｅｌｌｉ)
的计算ꎬ 东耶路撒冷地区仅有 １５％ 的面积被用于阿拉伯居民ꎮ② 另一方面ꎬ
阿拉伯人在获得建筑经营许可证方面也面临着诸多限制ꎮ ２００２ 年以来ꎬ 市政

当局废除了旧的土地所有权证明程序ꎬ 规定只有以色列地籍簿中登记在册的

土地才能获得官方授予的建筑经营许可证ꎮ 而在东耶路撒冷ꎬ 有一半的阿拉

伯土地都没有在以色列地籍簿中进行登记ꎬ 这些土地不仅无法获得建筑经营

许可ꎬ 还要面临被以色列收归国有的局面ꎮ １９６７ ~ ２０１０ 年ꎬ 该市的阿拉伯人

口增加了约 ２２ 万人ꎬ 每年新增的住房单元约为 １ ５００ 座ꎬ 但同一时期以色列

向阿拉伯社区仅发放了 ４ ３５０ 份建筑许可证ꎬ 这一数字与以色列拆除的阿拉伯

建筑数大致相当ꎬ 根本不足以满足阿拉伯居民对居住空间的需求ꎮ③ 在这种情

况下ꎬ 阿拉伯社区成员只能在现有的区域内不断增加临时建筑ꎬ 从而导致了

阿拉伯社区内部建筑与人口的过度密集化ꎮ
(二) 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定居点与隔离墙建设

长久以来ꎬ 犹太定居点一直被以色列政府赋予深刻的政治功用ꎮ 正如以

色列住房部所称ꎬ “相比其他方面ꎬ 耶路撒冷的整体氛围必须代表这座城市的

民族精神ꎮ 同样ꎬ 日常住房建筑是居民对这片土地归属感的唯一来源ꎮ”④ 基

于这种信念ꎬ 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大量建造犹太定居点和交通设施ꎬ 吸引了

耶路撒冷一半以上的犹太人口来东耶路撒冷定居ꎮ
首先ꎬ 通过建造犹太定居点ꎬ 实现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渗透ꎮ 自 １９６７

年占领活动发生后ꎬ 以色列迫切希望改变耶路撒冷现有的东部领土边界ꎬ 为

􀅰９９􀅰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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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Ｈｏｕｓｅ Ｄｅｍｏｌｉｔｉｏｎｓ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２６􀆰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Ｃｈｉｏｄｅｌｌｉꎬ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ｐ􀆰 ６７􀆰
Ｍｉｃｈａｌ Ｂｒａｉｅｒꎬ “Ｚｏｎ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Ｚｏｎｉｎｇ Ｐｌａｎｓ ｉｎ Ｅａ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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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色列政府将 １ / ３ 的东耶路撒冷土地用于建设犹太定居点ꎮ① 这些土地原本

是属于阿拉伯居民的私有土地ꎬ 如今却伫立着一座座仅供犹太人居住的建筑ꎮ
以色列还修建了学校、 道路以及地下管道等基础设施ꎮ 从耶路撒冷当时的人

口情况来看ꎬ 建造这些工程并不是必要的ꎮ １９７０ 年的市政记录表明ꎬ 住房短

缺问题多存在于该市的阿拉伯人口中ꎬ 西耶路撒冷仍然有大片未经开发的土

地供犹太人建设ꎮ 曾任耶路撒冷建筑与住房部负责人的埃利诺􀅰巴尔扎基

(Ｅｌｉｎｏａｒ Ｂａｒｚａｋｉ) 也公开承认ꎬ 政府出资修建犹太社区并非是为了解决犹太住

房短缺问题ꎬ 而是为了控制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领土ꎮ②

在掌握了东耶路撒冷后ꎬ 以色列实施的第一步就是建立斯科普斯山与西

耶路撒冷之间的实质性联系ꎮ 为此ꎬ 拉玛特􀅰艾什科尔 (Ｒａｍａｔ Ｅｓｈｋｏｌ)、 吉

瓦特􀅰哈米夫塔尔 (Ｇｉｖ’ａｔ ｈａ － Ｍｉｖｔａｒ) 以及法国山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Ｈｉｌｌ) 的定

居点相继建成ꎬ 最终ꎬ 这一地区形成了数十个相互连接的卫星社区ꎬ 消除了

斯科普斯山与西耶路撒冷的空间隔离ꎮ 耶路撒冷城市规划人员曾这样形容这

些活动: “１９６７ 年ꎬ 以色列是一个帝国ꎮ 我们把人们扔出去建造玛米拉③ꎮ 我

们沿着通往斯科普斯山的道路建造了耶路撒冷ꎮ”④

为了进一步扩大管控的领土面积ꎬ 以色列还加强了对约旦河西岸的定居

点建设ꎬ 力图打造一个将城市核心区与西岸完全连接的 “大耶路撒冷”
(Ｇｒｅａｔ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都市圈ꎮ 也正是西岸犹太定居点的建设使耶路撒冷从一个

面积仅有几十平方公里的城市发展成为 １２０ 平方公里的大都市ꎮ 表 １ 表明ꎬ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到 ９０ 年代ꎬ 以色列在 “Ｊ２” 区⑤获得了大批土地ꎬ 建立了 ２１
个定居点ꎬ 控制的土地总面积达到 ４６ ３７６ 杜纳姆ꎮ⑥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Ｅｙａｌ Ｗｅｉｚｍａｎꎬ Ｈｏｌｌｏｗ Ｌａｎｄ: Ｉｓｒａｅｌ’ ｓ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Ｖｅｒｓｏ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４５􀆰

Ｍｏｓｈｅ Ａｍｉｒａｖꎬ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Ｂａｔｔ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ｏｌｙ Ｃｉｔｙꎬ ｐ􀆰 ７５􀆰
１９４８ 年到 １９６７ 年期间ꎬ 玛米拉 (Ｍａｍｉｌａ) 是以色列与约旦在耶路撒冷对峙的前沿阵地之一ꎮ

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ꎬ 以色列对玛米拉进行了移民与开发ꎮ 目前ꎬ 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以犹太人

为主的中产阶级社区ꎮ
Ａｎｎｅ Ｂ􀆰 Ｓｈｌａｙ ａｎｄ Ｇｉｌｌａｄ Ｒｏｓｅｎꎬ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ａ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ꎬ ｐ􀆰 ５７􀆰
巴勒斯坦政府将耶路撒冷地区称为 “圣城省” (Ｔｈｅ Ｑｕｄｓ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ａｔｅ)ꎬ 并划分为 “ Ｊ１” 和

“Ｊ２” 两个区域ꎮ “Ｊ１” 区包括东耶路撒冷以及１９８０ 年被以色列吞并的西岸地区ꎬ 已被纳入以色列的市

政范围内ꎻ “Ｊ２” 区则包含了该省除 Ｊ１ 区的所有领土ꎬ 主要有阿布􀅰迪斯、 埃扎 － 里亚、 阿尔􀅰吉卜、
阿尔􀅰朱代拉、 阿尔􀅰库贝巴、 艾尔 － 拉姆、 贾巴以及其他贝都因人社区ꎮ

１ 杜纳姆等于 １ ０００ 平方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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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巴勒斯坦土地上的犹太定居点

定居点
定居点所属的
巴勒斯坦地区

建立时间
(年)

面积
(杜纳姆)

阿隆 (Ａｌｏｎ) 阿纳塔 (Ａｎａｔａ) １９９０ １２５

吉瓦特􀅰本亚明
(Ｇｅｖ’ａｔ Ｂｅｎｙａｍｉｎ) 贾巴 (Ｊａｂａ’) １９８３ ３６９

吉瓦特􀅰哈达萨
(Ｇｅｖ’ａｔ Ｈａｄａｓｈａ)

贝特􀅰利萨 (Ｂｅｉｔ Ｉｉｚａ)、
比杜 (Ｂｉｄｄｕ) １９８０ ５６２

吉瓦特􀅰泽夫
(Ｇｅｖ’ａｔ Ｚｅ’ｅｖ)

埃尔􀅰吉布 (Ａｌ Ｊｉｂ)、
贝都尼亚 (Ｂｅｔｏｕｎｉａ) １９７７ １ ５００

吉万 (Ｇｅｖ’ｏｎ) 埃尔􀅰吉布 (Ａｌ Ｊｉｂ) １９７８ １５０

阿尔蒙 (Ａｌｍｏｎ) 阿纳塔 (Ａｎａｔａ) １９８３ ２９８

卡里亚 (Ｋａｌｉａ) 阿兹􀅰斯瓦赫拉
(Ａｓ Ｓｗａｈｉｒａ) １９６８ ４１７

基达 (Ｋｉｄａｒ) 阿布􀅰迪斯 (Ａｂｕ Ｄｉｓ) １９８４ １６６

卡法􀅰阿杜明
(Ｋｆａｒ Ａｄｕｍｉｎ) 阿纳塔 (Ａｎａｔａ) １９７９ ９３４

米什尔􀅰阿杜明
(Ｍｉｓｈｕｒ Ａｄｕｍｉｎ)

阿伊萨维亚 (Ａｌ ’Ｉｓａｗｉｙａ)、
阿特􀅰图尔 (Ａｔ Ｔｕｒ) １９７４ ４ １００

马阿勒􀅰阿杜明
(Ｍａ’ａｌｉ Ａｄｕｍｉｎ)

阿尔扎里亚 (Ａｌ ’Ｅｉｚａｒｉｙａ)、
阿布􀅰迪斯 (Ａｂｕ Ｄｉｓ) １９７５ ３５ ０００

纳哈尔􀅰阿纳托特
(Ｎａｈａｌ Ａｎａｔｏｔ) 阿纳塔 (Ａｎａｔａ) １９８８ ６５６

内夫􀅰帕瑞特
(Ｎｅｖｅ Ｐｒａｔ)

哈兹玛 (Ｈｉｚｍａ)、
贝特􀅰哈尼纳 (Ｂｅｉｔ Ｈａｎｉｎａ) １９９２ ３３

哈赫达 (Ｈａｒａｄａｒ) 贝特􀅰苏里克
(Ｂｅｉｔ Ｓｕｒｉｋ) １９８５ ４０８

科卡夫􀅰亚科夫
(Ｋｏｋｈａｖ Ｙａ’ａｑｏｖ) － － －

马阿勒􀅰米科马斯
(Ｍａ’ａｌｉ Ｍｉｋｈｍａｓ) 米科马斯 (Ｍｉｋｈｍａｓ) １９８１ －

梅扎阿夫􀅰尤雷什
(Ｍｅｚａ’ａｖ Ｙｕｒｅｓｈ) － － －

梅哈奈赫􀅰吉沃特
(Ｍｅｈａｎｅｈ Ｇｅｖ’ ｏｔ) － １９７７ －

梅夫萨特􀅰宰恩
(Ｍｅｆｓｅｒｔ Ｔｓｙｏｎ) － － －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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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定居点
定居点所属的
巴勒斯坦地区

建立时间
(年)

面积
(杜纳姆)

阿托特 (Ａｔｒｏｔ) 贝特􀅰哈尼纳ꎬ 盖兰迪耶
(Ｂｅｉｔ Ｈａｎｉｎａꎬ Ｑａｌａｎｄｉｙａ) １９７０ １ １５８

哈什维尔 (Ｈａｒｓｈｗｉｌ) 安􀅰纳比􀅰萨姆维尔
(Ａｎ Ｎａｂｉ Ｓａｍｗｉｌ) １９９６ ５００

总计 ４６ ３７６
　 资料来源: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１９９８ (Ｎｏ􀆰 １)ꎬ ｐ􀆰 ７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ｃｂｓ􀆰 ｇｏｖ􀆰 ｐ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ｂｏｏｋ５７９􀆰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２０􀆰

得益于这些犹太定居点建设ꎬ 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西部、 北部和南部形

成了一个庞大的包围圈ꎮ 这个包围圈包括耶路撒冷市区周围的几个卫星城市:
古什􀅰埃锡安 (Ｇｕｓｈ Ｅｔｚｉｏｎ)、 吉瓦特􀅰泽夫 (Ｇｉｖ’ａｔ Ｚｅ’ｅｖ) 和马阿勒􀅰阿

杜明 (Ｍａ’ ａｌｅ Ａｄｕｍｍｉｍ)ꎮ 其中ꎬ 马阿勒􀅰阿杜明的战略地位最为重要ꎮ
１９７５ 年ꎬ 该社区在总理拉宾的授意下开始建设ꎮ 它距离耶路撒冷东部的市政

边界仅有几公里ꎬ 现有 ４ 万名居民ꎬ 是目前西岸最大的犹太定居点ꎮ① 这里的

居民多是世俗犹太人ꎬ 出于工作、 学习和娱乐的目的ꎬ 他们每天都来往于市

区和定居点ꎮ 吉瓦特􀅰泽夫位于耶路撒冷市区北部ꎬ 有 ２􀆰 ２ 万名居民ꎮ 市区

南部的古什􀅰埃锡安则可以容纳 ７ 万名居民生活ꎮ② 仅这三个定居点的犹太人

就占西岸定居者人数的 １ / ３ꎮ 这些地方的住房价格较为低廉ꎬ 一些定居点的房

屋价格只有市中心的一半ꎮ ２０１３ 年ꎬ 耶路撒冷市区一栋四居室房屋的售价约

为 ５０ 万美元ꎬ 而同样规格的房屋在马阿勒􀅰阿杜明售价为 ３６ 万美元ꎬ 在贝

尔塔􀅰伊利特仅为 ２３ 万美元ꎮ③ 以色列政府还向这些社区的犹太人提供各种

福利和财政奖励ꎬ 如减免个人所得税、 提供低利率的贷款、 部分免除公共设

施费用等ꎮ 除此之外ꎬ 以色列还在西岸修建了专供犹太人通行的公路网ꎬ 确

保了这些犹太前哨与 “绿线” 以西领土的联系ꎮ④ 尽管这些犹太定居点远离

市中心ꎬ 但在经济、 教育和社会功能上已经与耶路撒冷融为一体ꎬ 并源源不

断地在全国范围内吸引犹太人来此居住ꎮ 截至 ２０１２ 年ꎬ 以色列政府在东耶路

􀅰２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Ｃｈｉｏｄｅｌｌｉꎬ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ｐ􀆰 １００􀆰
Ｉｂｉｄ􀆰 ꎬ ｐ􀆰 ９９􀆰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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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冷为犹太人建造了 ５ 万多个住房单元ꎬ 供给近 ２０ 万犹太人定居ꎮ① 最新统

计数据显示ꎬ 仅 ２０１９ 年ꎬ 以色列就在东耶路撒冷建立了 １６ 个犹太社区ꎬ 新

社区的犹太居民人数达到了 ２３２ ０９３ 人ꎮ② 对于以色列来说ꎬ 快速发展的大型

定居点是推进东耶路撒冷犹太化的有效举措ꎬ 也是耶路撒冷地缘政治竞争的

重要砝码ꎮ
其次ꎬ 政府从 ２００２ 年以来修建隔离墙ꎬ 服务于以色列的地缘政治目的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化建造运动大大加速ꎮ 以色列不仅收紧了

“绿线” 以东的环状社区带ꎬ 更重要的是以色列修筑了一条长达 ７１２ 公里的隔

离墙来隔绝西岸的阿拉伯居民ꎮ 隔离墙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以色列最大的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之一ꎮ 这一项目最早是以色列总理拉宾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提出ꎬ
２００２ 年沙龙执政时期正式开始修建隔离墙ꎬ 以方称隔离墙将 “改善和加强以

色列应对恐怖主义时的反应和行动能力”③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ꎬ 隔离墙的修建已经

完成了 ６５􀆰 ３％ ꎮ④

耶路撒冷城市周围的隔离墙总长度约 １４２ 公里ꎬ 采用 ８ ~ ９ 米高的混凝土

浇筑而成ꎮ⑤ 其路线远远越过了 “绿线” 的路线图ꎬ 根据联合国人道事务协

调办公室的估计ꎬ 隔离墙只有 １５％的路线与 “绿线” 重合ꎬ 其他 ８５％的路线

都延伸至 “绿线” 以东ꎬ 并将西岸 ９􀆰 ５％的土地都囊括进了以色列的 “版图”
之中ꎬ⑥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将 “绿线” 以东的所有犹太社区都包含在隔离

墙以内ꎮ 隔离墙还穿过了东耶路撒冷的心脏地带ꎬ 把巴勒斯坦议会、 圣城大

学和阿布􀅰迪斯社区分割在隔离墙东侧ꎮ 尽管以色列强调隔离墙是为了保护

以色列免受 “恐怖主义之害”ꎬ 一旦时机成熟ꎬ 就会立即拆除这一屏障ꎬ 但实

际上ꎬ 隔离墙的路线规划是由强烈的政治和领土动机驱动的ꎮ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ꎬ 隔离墙破坏了耶路撒冷的城市格局和城市功能ꎬ

将阿拉伯居民及其房屋排除在耶路撒冷之外ꎮ 隔离墙切断了东耶路撒冷与西

􀅰３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ａｙａ Ｃｈｏｓｈｅｎ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ｌ Ｋｏｒａｃｈꎬ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 ２０１４ꎬ ｐ􀆰 １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
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 ｉｌ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９ / ０６ / ＰＵＢ＿ｆａｃｔｓ２０１４＿ｅｎｇ􀆰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１６􀆰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２０２１ꎬ ｐ􀆰 ３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ｃｂｓ􀆰 ｇｏｖ􀆰 ｐ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ｂｏｏｋ２５６７􀆰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１６􀆰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Ｃｈｉｏｄｅｌｌｉꎬ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ｐ􀆰 ９２􀆰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ꎬ 载联合国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ｕｎｉｓｐａｌ / ｚｈ / ｉｎ －

ｆａｃｔｓ － ａｎｄ － ｆｉｇｕｒｅｓꎬ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２０ꎮ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ｕｍｐｅｒꎬ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Ｕｎｂｏｕ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ｌｙ Ｃｉｔｙꎬ ｐ􀆰 ２４􀆰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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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阿拉伯社区的联系ꎬ 将绝大多数阿拉伯人与这座城市的联系进行了物理切

割ꎬ 而少数留在隔离墙以西的阿拉伯人被封存在一个犹太化的空间内ꎬ 成为

自己土地上的外来者ꎮ 隔离墙作为以色列征服耶路撒冷的一个政治项目ꎬ 实

现了以色列城市政策无法实现的目标: 破坏犹太耶路撒冷与阿拉伯耶路撒冷

共存的可能性ꎬ 同时为接下来的 “大耶路撒冷” 计划铺平了道路ꎮ 这样做的

政治意图十分明确: 东耶路撒冷不再由任何阿拉伯政治势力来运作ꎬ 也不再

为任何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提供城市服务ꎮ
从人口角度来看ꎬ 隔离墙导致了东耶路撒冷郊区的阿拉伯人口向城市核

心区转移ꎮ 居住在东耶路撒冷外围的阿拉伯居民担心隔离墙一旦建成ꎬ 便会

失去耶路撒冷市的医疗、 教育服务和就业机会ꎬ 因此大批阿拉伯居民举家搬

到了隔离墙西侧的城市中心居住ꎮ 与此同时ꎬ 被排除在隔离墙以东的阿拉伯

人经济遭受了严重打击ꎮ 由于阿拉伯人口的减少ꎬ 隔离墙以东的阿拉伯房屋

的空置率十分高ꎮ 在埃尔 －拉姆 (Ａｒ － Ｒａｍ)ꎬ 零售网点减少了 ４５％ ꎬ 房屋租

金下降了 ４５％至 ５０％ ꎮ 在沙伊赫􀅰萨阿德 (Ｓｈａｙｋｈ Ｓａ’ ａｄ) 地区ꎬ 商店数量

从隔离墙修建前的 ４０ 多家锐减至 ８ 家ꎮ 比尔􀅰纳巴拉 (Ｂｉｒ Ｎａｂａｌａ) 和阿布􀅰
迪斯 (Ａｂｕ Ｄｉｓ) 也出现类似的下降趋势ꎮ① 而对于那些具有耶路撒冷居住许

可证却留在隔离墙以东的阿拉伯人而言ꎬ 隔离墙增加了他们进入市区学校、
医院、 商铺和宗教场所的困难ꎮ 玛哈􀅰萨姆曼 (Ｍａｈａ Ｓａｍｍａｎ) 提到ꎬ 隔离

墙的设置不仅可以控制人和空间ꎬ 还可以控制时间ꎮ 在隔离墙修建后ꎬ 东耶

路撒冷的犹太人依然可以利用高速公路网在短时间内实现较长距离的出行ꎬ
但这一地区的阿拉伯人却受制于检查站和重重围墙ꎬ 即使是短距离的通行依

然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ꎮ②

二　 集体记忆与犹太叙事: 东耶路撒冷的场所

及象征意义

　 　 第三次中东战争后ꎬ 以色列控制耶路撒冷城市便意味着拥有了对城市象

征性建筑的绝对权力ꎮ 这些象征性建筑主要包括耶路撒冷老城的宗教、 历史

􀅰４０１􀅰

①
②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ｕｍｐｅｒꎬ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Ｕｎｂｏｕ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ｌｙ Ｃｉｔｙꎬ ｐ􀆰 ２６􀆰
Ｎｕｒ Ａｒａｆｅｈꎬ Ｍａｈａ Ｓａｍｍａｎ ａｎｄ Ｒａｊａ Ｋｈａｌｉｄｉꎬ “Ｒｏｕｎｄｔａｂｌｅ: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ｌａｎｓ ｆｏｒ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ꎬ ｐ􀆰 ８４􀆰



圣城之争与空间博弈: １９６７ 年以来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化改造运动　

遗迹以及重要的城市街道、 广场等ꎮ 通过改造ꎬ 以色列将这些场所塑造成为

民族记忆的代言者ꎬ 从而在现实层面和象征层面彰显其犹太主义叙事范式ꎮ
(一) １９６７ 年后西墙从悲泣之墙到国家纪念场所的发展演变

西墙ꎬ 又称哭墙ꎬ 位于耶路撒冷老城的东南处ꎬ 是罗马帝国时期希律王

建造的城墙ꎮ 公元 ２ 世纪左右ꎬ 罗马帝国镇压了耶路撒冷的犹太起义ꎬ 犹太

人被迫远走他乡ꎬ 每年只能返回耶路撒冷一次ꎬ 他们在回归家园的这一天总

是聚集在西墙处面壁而泣ꎬ 哀叹故国ꎮ 此后ꎬ 在近 ２ ０００ 多年的时间里ꎬ 西墙

成为当地和流散犹太人祈祷的场所ꎬ 并且一直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ꎮ① 犹太

复国主义运动开始以来ꎬ 西墙作为犹太民族象征之场的地位得到加强ꎬ 随即

也引来了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西墙之争ꎮ② 随着联合国分治决议的出台ꎬ １９４８
年至 １９６７ 年间西墙一直处于阿拉伯人的管理之下ꎬ 并作为伊斯兰教 “尊贵禁

地” 西侧外墙的一部分而存在ꎮ 这一时期ꎬ 尽管部分犹太政治和宗教人士对

西墙充满向往ꎬ 但对于更多的犹太普通民众而言ꎬ 西墙只是一个遥远和抽象

的宗教象征ꎬ 与这一新建国家之间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ꎮ
第三次中东战争打响之后ꎬ 以色列迅速完成了对老城的军事控制ꎮ 当时

的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杨 (Ｍｏｓｈｅ Ｄａｙａｎ)、 宗教部长齐拉赫􀅰瓦尔哈夫

蒂格 (Ｚｅｒａｃｈ Ｗａｒｈａｆｔｉｇ) 在第一时间参观了西墙ꎬ 从而为之赋予了更多的政

治和宗教意义ꎮ 以色列国防军征服老城后ꎬ 将毗邻西墙的穆斯林社区穆格拉

比 (Ｍｕｇｈｒａｂｉ) 加以改造ꎬ 建立了一个宽阔的广场ꎬ 这便是如今的西墙广场ꎮ
随后ꎬ 以色列宗教部门掌握了对西墙的管理权ꎬ 并立即组织西墙的祈祷和参

观活动ꎮ 宗教部门还在这里安装了照明和电子参观设备ꎬ 配备了景点服务人

员ꎬ 并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来宣示对这一场所的所有权ꎮ③ 西墙的这一变化也

引来了老城犹太人口的大批涌入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一部分犹太宗教人士认为

只有居住在靠近圣地、 靠近先知坟墓的地方ꎬ 犹太人才能为重建古代犹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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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墙事件是指 １９２９ 年耶路撒冷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当地的阿拉伯居民围绕西墙的管理问题发

生的冲突事件ꎮ 事件的起因是犹太人在西墙前设立了区分男、 女祈祷者的屏障ꎬ 阻挡了阿拉伯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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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圣殿做好准备ꎬ 从而揭开了犹太人向老城移居的运动ꎮ 自 ２１ 世纪以来ꎬ
老城人口已经突破 ５ 万人ꎬ 其中犹太区的极端正统派人口约 ５ ０００ 人ꎮ① 这些

犹太人宛如守护西墙的忠诚侍卫ꎬ 大大强化了西墙的犹太属性ꎮ
如果说 １９６７ 年之前西墙只是一个宗教与历史的记忆之场ꎬ 那么 １９６７ 年

战争结束后ꎬ 西墙又被赋予了现代犹太民族、 国家的新内涵ꎮ 西墙广场建成

后ꎬ 以色列在该地举行了多次国家庆典仪式ꎮ 西墙与以色列军队之间的关系

尤为密切ꎮ 从 １９６８ 年开始ꎬ 以色列国防军每年都会在西墙广场举行一年一度

的阵亡将士纪念日仪式和新兵宣誓仪式ꎮ 耶路撒冷日和大屠杀纪念日也都是

在这里举行ꎮ 在控制东耶路撒冷的次年ꎬ 有 ５ 万多人参加了西墙广场的耶路

撒冷日的庆典活动ꎬ 其中不乏政府要员、 军队将领、 宗教领袖等公众人物ꎮ②

到 １９７０ 年ꎬ 参加耶路撒冷日庆典的人员超过了 １０ 万人ꎬ 以色列总统沙扎尔

也亲临西墙发表讲话ꎬ 并与民众一起祈祷、 奏唱国歌ꎮ③ 这一传统流传至今ꎬ
尽管耶路撒冷日的庆典形式日趋多样ꎬ 但在西墙的庆祝活动依然每年如期举

行ꎮ 通过一次次的庆典和仪式ꎬ 西墙广场逐渐演化成以色列国家举行大型集

会的重要场所ꎬ 也成为宗教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象征产物ꎮ 作为曾经的哭泣

之墙ꎬ 这些纪念活动试图将古犹太王国的创伤记忆与现代犹太民族争取解放

的斗争结合起来ꎬ 从而升华成为一种集宗教、 历史、 民族主义为一体的国民

精神ꎮ 而在 １９６７ 年之前ꎬ 这些宗教和国家庆典仪式从未在西墙上演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耶路撒冷的旅游业发展迅速ꎬ 数以万计的国际游客涌

入老城ꎬ 在西墙举行的这些庆典仪式不仅强化了以色列民众对此地的归属感ꎬ
也给国外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ꎬ 从而加深了国际上对西墙所谓犹太属性的

认可ꎮ 人们对于历史过往的看法常常有助于实现当下的政治与社会目标ꎬ 因

此集体记忆是顺应政治、 历史和社会变革等条件所形成的产物ꎮ 以色列政府

通过西墙这一场所将犹太民族历史植入每一个以色列公民的意识当中ꎬ 并逐

渐形成公民头脑中相对一致的观念ꎬ 这便是犹太集体记忆的产生ꎬ 从而为进

一步巩固西墙的归属权提供保障ꎮ 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言ꎬ “谁控制了过去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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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就控制了未来ꎻ 谁控制了现在ꎬ 谁也就控制了过去ꎮ” 以色列控制了当下的

西墙ꎬ 以此来重新书写西墙的历史和未来ꎬ 尽管这种书写不一定完全客观

真实ꎮ
(二) 犹太考古挖掘活动与城市景观的改造

在塑造耶路撒冷犹太记忆的过程中ꎬ 圣经考古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以

色列借助考古挖掘试图证明犹太人自古以来便拥有对这座城市的所有权ꎮ 同

时ꎬ 得益于这些考古活动ꎬ «圣经» 中的犹太叙事在现实中似乎找到了依据ꎬ
从而将犹太古史和现代犹太民族国家史联系在一起ꎬ 增强了当前犹太人对于

耶路撒冷的故土意识ꎮ
在以色列支持的众多考古挖掘活动中ꎬ 大卫城遗址的发现和推广最引人

注目ꎮ 大卫城遗址公园位于老城以南ꎬ 这里曾是阿拉伯社区锡勒万 (Ｓｉｌｗａｎ)
的所在处ꎮ “大卫城” 的名字来源于 «圣经»ꎬ 其中记载了公元前 １０００ 年左右

希伯来王国的大卫征服了耶路撒冷 (当时的耶布斯) 后ꎬ 将这座城市命名为

“大卫城”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ｏｆ Ｄａｖｉｄ)ꎮ 截至目前ꎬ 大卫城遗址是以色列发掘最多、
最早的考古遗址之一ꎮ 许多从事中东历史研究的人员都曾加入对大卫城遗

址的发掘活动中ꎮ 早在 １９ 世纪晚期ꎬ 考古学家就开始对位于耶路撒冷东南

山的大卫城遗址进行挖掘和研究ꎮ １９７８ 年至 １９８５ 年ꎬ 希伯来大学的考古挖

掘团队继续对这一地区进行考察ꎮ 经过多年的发掘ꎬ 这一地区相继发现了

大卫王时代耶布斯人城堡中的防御工事和希西家国王时期的排水管道、 水

池等遗存ꎮ 但这一时期的大卫城仅仅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ꎬ 其商业价值和

知名度仍然相对较低ꎮ
１９９７ 年后ꎬ 一个名为埃拉德 (Ｅｌａｄ) 的右翼私人组织正式从以色列政府

的手中接管了这片土地ꎬ 并投入大量资金开发、 建设大卫城遗址ꎮ 埃拉德的

介入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卫城遗址存在的性质ꎬ 使该地区从一个只有几个挖掘

坑的阿拉伯社区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国家纪念地和宗教定居点ꎮ 在改造后的大

卫城遗址公园内ꎬ 从粪厂门 (Ｄｕｎｇ Ｇａｔｅ) 到游客中心的道路铺满了象征以色

列统治的耶路撒冷石ꎮ① 为了还原 «圣经» 的场景ꎬ 公园里还栽种了许多橄

榄树ꎮ 就连道路两侧的垃圾箱上也有犹太民族的象征之一———犹大之狮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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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ꎮ 埃拉德也曾向耶路撒冷市政厅建议ꎬ 将大卫城瓦迪􀅰希尔韦赫 (Ｗａｄｉ
Ｈｉｌｗｅｈ) 地区的阿拉伯街道名称替换为 «圣经» 中的希伯来语名称ꎮ①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ꎬ 以色列推动了老城地下景观的探索与挖掘ꎬ 并通过地下通道将大

卫城与老城内部连接起来ꎬ 用以发展旅游业ꎬ 并彰显西墙与大卫城的宗教一

体性ꎮ 如今的大卫城已经发展成为耶路撒冷著名的旅游景点和考古研究中心ꎬ
每年都有数十万国内外游客到此参观ꎬ 仅 ２００７ 年ꎬ 大卫城的游客人数就突破

了 ３５ 万人次ꎮ② 大卫城周围还建成了犹太社区和犹太会堂ꎬ 数百名犹太居民

生活在这里ꎬ 这里还是以色列学校学生和士兵接受实践教育的场所之一ꎮ 上

述这些都不断强化着大卫城遗址的犹太国家属性ꎮ
除大卫城遗址外ꎬ 以色列也在老城内部开展了有选择性的考古挖掘活

动ꎮ 希伯来大学的考古学家纳曼􀅰阿维加德 (Ｎａｈｍａｎ Ａｖｉｇａｄ) 从 １９６８ 年便

开始主持老城的考古挖掘工作ꎮ 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ꎬ 阿维加德相继发

现了六世纪左右拜占庭帝国遗留下的蓄水池和教堂遗迹、 穆斯林时代的房

屋和建筑遗迹、 希西家王时代和哈斯摩尼时代的城墙遗址以及罗马帝国时

期的神庙烛台等等ꎮ③ 在这些遗迹中ꎬ “犹太时代” 的遗存无疑受到了最多

的关注ꎬ 而拜占庭帝国时期、 穆斯林统治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的遗迹则被

刻意抹去ꎮ 例如ꎬ 十字军时代条顿骑士玛丽教堂的重要标志在近几年被拆

除ꎬ 取而代之的是犹太考古公园ꎻ 毗邻老城南墙的复活花园中的十字军和

马穆鲁克建筑根本没有被保存下来ꎻ 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一些建筑被改造成

了现代化住宅ꎮ④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ꎬ 是因为对于以色列政府而言ꎬ 这

些时代的遗存都与犹太历史无关ꎬ 它们不仅没有价值ꎬ 甚至会威胁到该地

的犹太属性ꎮ
可以说ꎬ 这些犹太历史遗址的神圣性是一种新近发明的产物ꎬ 是历史、

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原始混合物ꎮ⑤ 相较于 １９６７ 年后西墙的发展演变过程ꎬ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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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遗址的 “神圣性” 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现代考古挖掘活动被 “制造” 出来

的ꎬ 其历史内涵和象征意义更具政治性ꎮ 因此ꎬ 犹太历史遗址是作为一种以

色列象征性景观问世的ꎬ 它也是以色列制造当代犹太民族集体记忆的典型代

表ꎬ 它的建立不单纯是考古活动的结果ꎬ 其背后是以色列对耶路撒冷实施的

文化包围和封锁ꎮ
(三) 城市场所名称的变更及其犹太隐喻

在耶路撒冷ꎬ 许多街道、 广场和街区都是用希伯来语来命名的ꎬ 这些名

称大多是为了纪念以色列建国过程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或经典战争ꎬ 因而具

有强烈的犹太民族特征ꎬ 是构成以色列国民集体记忆的政治工具ꎮ 阿米特􀅰
平切夫斯基 (Ａｍｉｔ Ｐｉｎｃｈｅｖｓｋｉ) 提到ꎬ 为街道命名具有三重政治含义: 首先ꎬ
重新命名街道是政治斗争的胜利果实之一ꎬ 因此ꎬ 谁具有命名权便意味着谁

取得了斗争的胜利ꎻ 其次ꎬ 命名街道表明当权者的 “权力凌驾于空间之上”ꎬ
他们不仅拥有权力对现有的社会空间进行分类ꎬ 还可以赋予其特定含义ꎻ 最

后ꎬ 街道命名可以使胜利的一方将自己的意识形态铭刻在这些社会空间中ꎬ
并进一步注入大众的集体记忆当中ꎮ① 因此ꎬ 观察一座城市的街道地图就足以

从持续多变的政治气候中初步解读出这个城市的历史ꎮ②

在以色列强化耶路撒冷犹太记忆的方式中ꎬ 往往是通过创造一个定居点

或一条街道ꎬ 或是通过重新命名地名或街道ꎬ 使这一地点归犹太人所有ꎮ 阿

拉伯人认为ꎬ 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ꎬ 犹太人建造的定居点几乎都被冠以

希伯来语名字ꎬ 并取代了其原先的阿拉伯语名字ꎮ 在东耶路撒冷ꎬ 有一条以

莱希③组织成员埃利亚胡􀅰哈基姆 (Ｅｌｉｙａｈｕ Ｈａｋｉｍ) 命名的街道ꎬ 用来纪念他

在 １９４４ 年为争取民族家园而暗杀英国中东事务大臣莫因勋爵的行为ꎮ 这一地

区的沙洛姆􀅰本􀅰优素福大街 (Ｓｈｌｏｍｏ Ｂｅｎ Ｙｏｓｅｆ Ｓｔｒｅｅｔ)、 摩西􀅰巴尔扎尼大

街 (Ｍｏｓｈｅ Ｂａｒａｚａｎｉ Ｓｔｒｅｅｔ)、 奥莱伊􀅰哈加德姆大街 (Ｏｌｅｉ Ｈａｇａｒｄｏｍ Ｓｔｒｅｅｔ)
等等也都是为了纪念犹太复国主义人士、 组织以及犹太宗教领袖的杰出贡献

而命名的ꎮ 在老城的犹太区中ꎬ 街道的名称也被改变了ꎬ 为了纪念 １９ 世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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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希 (Ｌｉｈｉ) 是 １９４０ 年犹太复国主义者亚伯拉罕􀅰斯特恩 (Ａｖｒａｈａｍ Ｓｔｅｒｎ) 建立的恐怖组

织ꎬ 主张使用暗杀等手段打击英国政府ꎬ 以此获得民族独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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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在这个街区建立的一所犹太医院ꎬ 米丹街 (Ｍｉｄａｎ Ｓｔｒｅｅｔ) 被改为米斯加夫􀅰
拉达克 (Ｍｉｓｇａｖ ＬａＤａｃｈ) 街ꎮ① 定居点的名称变更也是基于同样的目的ꎬ 东

耶路撒冷的犹太定居点哈尔􀅰霍马、 吉洛都是以色列政府为了彰显对这一地

区的所有权而命名的新名字ꎮ
除了塑造国家场所、 开发历史遗迹和变更场所名称外ꎬ 以色列还通过许

多其他形式来塑造东耶路撒冷的犹太文化景观ꎬ 如建立犹太历史博物馆、 设

置犹太英雄纪念碑和犹太复国主义人士墓地等等ꎮ 空间与神圣的记忆是相互

关联的ꎬ 基于上述场所的犹太化演绎ꎬ 以色列社会形成了关于民族国家叙事

的一致共识ꎮ 这种共识不仅一次次增强着以色列国民对耶路撒冷的家园情感ꎬ
也转化为对抗阿拉伯方面的强大信念ꎬ 从而促进了东耶路撒冷犹太化改造运

动的持续推进ꎮ

三　 以色列重塑耶路撒冷的单边立法和计划

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化改造运动的总体框架多由以色列议会制定ꎬ 具体事

务依靠耶路撒冷市政厅执行和推进ꎬ 少数宗教事务则是由以色列宗教部门处

理ꎮ 作为耶路撒冷市的管理机构ꎬ 市政厅对城市中的非犹太人采取了打压和

拉拢并行的控制策略ꎮ 耶路撒冷市政厅中有一定数量的阿拉伯人、 亚美尼亚

东正教教徒和基督徒代表ꎬ 但代表们所能发挥的实际作用十分有限ꎬ 真正能

影响东耶路撒冷城市发展的仍然是以色列最高权力机构ꎮ 最高权力机构制定

的全方位犹太化战略是基于 “既成事实生成合法性” 的原则ꎬ 也就是说ꎬ 以

色列首先要确保东耶路撒冷犹太人口、 犹太定居点和公共设施不可撼动的存

在ꎬ 然后再借助这些现实条件制定出符合本国利益的单边法律和政策ꎮ 因此ꎬ
在以色列推进东耶路撒冷犹太化运动中ꎬ 官方政策的出台是远远落后于该地

区犹太化的现实发展进度的ꎮ 安德烈亚斯􀅰法吕迪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Ｆａｌｕｄｉ) 将这种

缺乏规划的城市发展理念称为 “比苏主义” (Ｂｉｔｓｕｉｓｍ)ꎬ 即相比于正式、 全面

的计划ꎬ 采取行动才是最重要的ꎮ② 也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以色列内部对东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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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撒冷的规划存在着较大的分歧ꎬ 而且一旦规划正式颁布ꎬ 极有可能引来国

际上的反对和谴责ꎮ①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ꎬ 以色列这种先事实、 后法理的做法

确实为其规避了部分来自国际社会的谴责ꎬ 更加有利于东耶路撒冷犹太化改

造运动的实质性推进ꎮ
(一) «耶路撒冷基本法» 的颁布及其影响

１９８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ꎬ 在完成了东耶路撒冷最初阶段的犹太化进程后ꎬ 时任

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 (Ｍｅｎａｃｈｅｍ Ｂｅｇｉｎ) 随即颁布了 «以色列首都耶

路撒冷基本法» (Ｂａｓｉｃ Ｌａｗ: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ꎬ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ꎬ 以下简称 «耶路撒

冷基本法»)ꎬ 宣称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ꎮ «耶路撒冷基本法» 提到 “完
整和统一的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ꎮ 耶路撒冷是国家、 总统、 议会、 政府

和最高法院的所在地ꎮ 圣地应该受到保护ꎬ 不受到任何亵渎和侵犯ꎮ”② 这项

法律共包含七项内容ꎬ 除声明耶路撒冷城市的所有权之外ꎬ 还对城市发展的

资金来源、 城市土地管理权等问题作了规定ꎮ③ 根据 «耶路撒冷基本法» 的

精神ꎬ 耶路撒冷在 １９６７ 年便完成了统一ꎬ 如今这座城市的发展态势也表明了

它的管辖权理应归战争胜利者以色列所有ꎮ
«耶路撒冷基本法» 的颁布在当时以色列国内外都具有重要意义ꎮ «耶路

撒冷基本法» 是在戴维营会谈开始后不久提出的ꎬ 会谈也为该法案的颁布制

造了阻力ꎮ 在 １９７８ ~ １９７９ 年埃、 以谈判中ꎬ 埃及总统萨达特坚持要求以色列

放弃对耶路撒冷的控制ꎬ 实现耶路撒冷的自治ꎮ 美国总统卡特也支持这一提

议ꎬ 但以色列总理贝京对此严词拒绝ꎮ 因此ꎬ 当 «耶路撒冷基本法» 在以色

列议会获得通过时ꎬ 萨达特以终止会谈为要挟督促以色列冻结该法案ꎬ 但仍

旧遭到以色列方面的拒绝ꎮ 贝京在议会上表示ꎬ “如果不恢复会谈 (指戴维营

会谈)ꎬ 那拒绝谈判的人就要对此负责ꎬ 必须重新拟定日期重新谈判ꎬ 以色列

议会的立法程序对此事毫无责任ꎮ”④ 最终ꎬ 在卡特的斡旋下ꎬ 埃、 以戴维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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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避免了对耶路撒冷问题的过多涉及ꎬ 从而默认了该法案在以色列国内

的合法地位ꎮ 而在以色列国内ꎬ «耶路撒冷基本法» 的主张深得当时以色列

政坛以及公众的认同ꎮ 在 «耶路撒冷基本法» 颁布的第二年ꎬ 贝京在犹太

复国主义领袖泽夫􀅰贾博廷斯基的坟墓前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耶路撒冷是

一个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城市ꎬ 是以色列国家和领土的永久首都ꎬ 它不会以

任何方式被分割ꎬ 同样ꎬ 被解放了的首都将代代相传ꎮ”① 这段话代表了以

色列社会对于耶路撒冷的犹太属性已经形成了普遍看法ꎬ 这种看法融合了

耶路撒冷在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与犹太宗教情感中的独特地位ꎬ 成为建国后

一段时期内塑造以色列国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然而ꎬ 这一版本的 «耶
路撒冷基本法» 仅仅是一项象征性的法律条文ꎬ 它并没有对耶路撒冷的市

政边界进行任何说明和界定ꎬ 也不能为以色列在处理耶路撒冷问题上提供

任何有效的指导ꎮ
«耶路撒冷基本法» 在经历了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８ 年两次修订后ꎬ 逐渐从一项

象征性的立法转变为具有实质意义的法律ꎮ ２０００ 年的 «耶路撒冷基本法» 修

正案禁止将任何耶路撒冷领土转交给外国实体ꎬ 并在随后规定如果必须转交

也须取得议会多数成员 (即 ６１ 名议会成员) 的支持后方可进行ꎮ② ２０００ 年

«耶路撒冷基本法» 修正案的出台是为了防止当时的国家总理埃胡德􀅰巴拉克

(Ｅｈｕｄ Ｂａｒａｋ) 违背议会大多数成员的意愿从而与巴勒斯坦政府达成任何转交

领土的协议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在时任以色列教育部长纳夫塔利􀅰贝内特 (Ｎａｆｔａｌｉ
Ｂｅｎｎｅｔｔ) 的推动下ꎬ 最新版本的 «耶路撒冷基本法» 修正案问世ꎮ 新的 «耶
路撒冷基本法» 仍然是防止耶路撒冷领土向巴勒斯坦转移ꎬ 不同的是它将耶

路撒冷领土转让决议的实施标准从获得 ６１ 名议会成员的支持提高到 ８０ 名ꎬ③

从而进一步确保了耶路撒冷的土地所有权不会因中东和平进程而受到影响ꎮ
经过两次修订的 «耶路撒冷基本法» 为耶路撒冷的权力转移设置了重重障碍ꎬ
任何试图转移城市权力的行动都需要提前对 «耶路撒冷基本法» 进行再一次

的修订ꎮ 而在当前以色列的政治气候下ꎬ 尤其是右翼政党执政的背景下ꎬ 这

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十分渺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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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耶路撒冷问题的其他计划与法案

以色列政府制定的大部分法案并不是单独颁布的ꎬ 它们往往作为城市发

展倡议和规划的一部分ꎮ 这些倡议以 “市政工程” 为幌子ꎬ 其实质是破坏城

市现有结构ꎬ 促使东耶路撒冷的领土政治问题更加激化以及阿以对抗持续

升级ꎮ
耶路撒冷统一以来ꎬ 以色列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发布任何关

于耶路撒冷发展规划的文件ꎬ 直到 ２０００ 年ꎬ 时任耶路撒冷市市长的埃胡德􀅰
奥尔默特 (Ｅｈｕｄ Ｏｌｍｅｒｔ) 通过私人机构拟定了 «耶路撒冷总体规划» (Ｔｈｅ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 / ２０２０ 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ꎬ 即 «２０２０ 年总体规划»)ꎮ 这是自以

色列 １９６７ 年统一耶路撒冷以来所发布的第一份城市发展的全面规划ꎬ 也明

确了以色列政府对于 ２１ 世纪耶路撒冷城市空间建设的总体愿景ꎮ 规划涉及

城市住房、 旅游、 经济、 考古、 教育、 环境、 交通、 文化和艺术等领域ꎬ
并提到希望以平等的方式对待犹太人与阿拉伯人ꎬ 在确保 “城市的国际性”
的同时ꎬ “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都市ꎬ 为其公民提供高水平和高质量的

生活ꎮ”①

在社区建设方面ꎬ 该规划将通过密集化或是扩张化的方式建立 ８􀆰 ４ 万个

新的住宅单元ꎮ 目前来看ꎬ 规划中针对犹太定居点的建设构想正在转变为现

实ꎮ 在规划颁布后的十年时间里ꎬ 东耶路撒冷犹太定居点的扩张速度明显加

快ꎮ 内夫􀅰雅阿科夫地区新增了 ３９３ 栋新住房ꎬ 吉瓦特􀅰哈马托斯的新住房

增加了 ２ ３３７ 栋ꎬ 拉玛特和哈尔􀅰霍马的住房数量也有大幅增加ꎬ 这些都与规

划中的扩建计划一一对应ꎮ② 但规划中对阿拉伯社区的构想在很大程度上只能

停留在文本上ꎬ 在实践层面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ꎬ 以色列议会又提出了 «大耶路撒冷法案» (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Ｂｉｌｌ)ꎬ 旨在扩大耶路撒冷的司法管辖区ꎬ 使东耶路撒冷马阿勒􀅰阿

杜明、 古什􀅰埃锡安和吉瓦特􀅰泽夫三个大型的犹太定居点处于以色列 “合
法” 的管理之下ꎮ 据该法案称ꎬ 这三个地区将被授予耶路撒冷的次级城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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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ꎬ 并且可以组建自己的市政局ꎬ 其居民也可以自由地参加市政选举和投

票ꎮ① 除此之外ꎬ «大耶路撒冷法案» 还将舒阿法特难民营 (Ｓｈｕ’ａｆａｔ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ａｍｐ)、 库夫勒􀅰阿卡巴 (Ｋｕｆｒ Ａｑａｂ) 和阿纳塔 (Ａｎａｔａ) 作为大耶路撒冷辖

区内的第二类地区ꎬ 这些地区将由耶路撒冷市政当局的附属市政局进行管

理ꎮ② 从这些犹太定居点的建立、 发展再到该法案的形成ꎬ 经历了 ４０ 余年ꎬ
这也充分体现了以色列先 “事实” 后 “法理” 的吞并策略: 当东耶路撒冷的

犹太社区发展成熟后ꎬ 便通过司法程序来巩固现有的犹太化事实ꎬ 进一步加

强犹太居民向这些地区的转移ꎬ 同时削弱巴勒斯坦方面对东耶路撒冷的控制ꎮ
(三) «耶路撒冷 ２０５０ 愿景» 的出台与进展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ꎬ 澳大利亚房地产商凯文􀅰贝梅斯特尔 (Ｋｅｖｉｎ Ｂｅｒｍｅｉｓｔｅｒ)
发起了一项私人倡议ꎬ 被称为 «耶路撒冷 ２０５０ 愿景» (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２０５０)ꎮ③

«耶路撒冷 ２０５０ 愿景» 规划中的项目由私人投资建设ꎬ 将通过与以色列国家

或市政部门合作的方式来完成多个独立的子项目ꎮ 尽管这些子项目是由不同

的建设团队来执行ꎬ 但所有项目的初衷仍然基于一则共同的理念———促进东

耶路撒冷的犹太化ꎮ
«耶路撒冷 ２０５０ 愿景» 将旅游业作为规划的核心内容ꎮ 为了使耶路撒冷

成为 “中东主要的旅游景点和资源”ꎬ «耶路撒冷 ２０５０ 愿景» 提到ꎬ 拟投入资

金建造旅馆、 开发景点和发展交通ꎮ 酒店建设将主要在老城周边区域展开ꎬ
预计将耗费 ２ １５０ 万美元ꎮ④ «耶路撒冷 ２０５０ 愿景» 还计划建成一座位于耶路

撒冷和死海之间的大型国际机场、 一条国家高速铁路轨道、 一条纵贯南北的

“超级公路” 和多条高速公路ꎮ «耶路撒冷 ２０５０ 愿景» 甚至设想在以色列创建

一个 “多城市网络”ꎮ 该网络不仅会实现以色列境内各个城市之间的连接ꎬ 还

将打破国界的限制ꎬ 与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实现互通互联ꎮ 它将耶路撒冷、 特

拉维夫、 海法和贝尔谢巴四个不同功能的大都市进行连接ꎬ 同时依托铁路轨

道和海运将安曼、 开罗、 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等城市纳入以色列的交通网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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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ꎮ① 通过这些项目ꎬ 到 ２０５０ 年ꎬ 耶路撒冷将成为一个拥有 １ ２００ 万国内外游

客和 ４００ 多万居民的国际化都市ꎮ②

尽管 «耶路撒冷 ２０５０ 愿景» 提出了许多国际化、 商业化的设计构想ꎬ 也

公开声明自身仅是一项非政治性的私人计划ꎬ 但仍旧难以掩盖 «耶路撒冷

２０５０ 愿景» 倡议者的真实意图ꎮ 首先ꎬ 该愿景是基于以色列控制下的耶路撒

冷市政边界和人口基础上形成的ꎮ 其次ꎬ “大耶路撒冷” 本身的非法性以及阿

拉伯居民的发展困境在其愿景中从未被提到ꎮ 最后ꎬ 该愿景中所涉及的景点、
酒店和道路建设是基于投资方与以色列政府的合作展开的ꎮ 实际上ꎬ «耶路撒

冷 ２０５０ 愿景» 的提出、 通过和实施ꎬ 都需得到以色列政府的授意后才能进

行ꎬ 其本质上是服务于以色列国家利益的ꎮ 正如该愿景在其官方网站上的表

述ꎬ 其目的是 “将耶路撒冷打造为以色列国家的首都和国际旅行的圣地ꎬ 以

便为国内犹太人带来更多的经济收入、 吸引更多的海外犹太人移民以色列ꎬ
并提高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ꎮ”③ 如果按照此愿景长期进行下去ꎬ 那么

到 ２０５０ 年ꎬ 耶路撒冷城市在经济、 政治和文化上将最终完成犹太化的改造进

程ꎬ 从而演变为一座完全属于以色列的现代化都市ꎬ 巴勒斯坦在东耶路撒冷

建立首都的计划将更加无从谈起ꎮ

四　 各方对东耶路撒冷犹太化做法的态度

与应对策略

　 　 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在犹太化运动实施以来采取了多种方式来表达

自身诉求ꎮ 国际组织和多个大国也都明确反对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化

运动ꎮ 但在具体的实践层面ꎬ 国际社会仍缺乏有力的制止措施ꎮ 尤其美国作

为以色列的盟友和坚实后盾ꎬ 默认甚至支持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化扩张行为ꎬ
对该地区阿拉伯居民的生存困境视而不见ꎬ 从而助长了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问

题上的强硬态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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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东耶路撒冷阿拉伯居民的抗议行动

面对以色列的犹太化进程ꎬ 抗议示威成为东耶路撒冷阿拉伯居民最主要

的应对策略ꎬ 这其中尤以第一次 “因提法达” ( Ｉｎｔｉｆａｄａ) 最具代表性ꎮ 第一

次 “因提法达” 期间ꎬ 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主要是通过向犹太人投掷石

块、 焚烧车辆、 罢工罢市的方式积极响应这场运动ꎮ 时至今日ꎬ 在以色列主

流报纸上依然时常看到阿拉伯居民因不满以色列强制性拆除住房的措施而愤

然走上街头进行抗议的消息ꎬ 这表明阿拉伯居民争取民族生存空间的斗争仍

旧长路漫漫ꎮ
暴力袭击也成为阿拉伯居民反抗以色列政府的方式之一ꎮ 在第二次 “因

提法达” 期间ꎬ 阿拉伯居民在耶路撒冷参与实施了暴力袭击活动ꎬ 如曾参与

法塔赫①领导的针对反抗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的 １３ 次暴力袭击ꎻ 而在哈马斯

的袭击行动中ꎬ 耶路撒冷市的阿拉伯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ꎬ 在

对耶路撒冷 ２０ 路公共汽车发动的袭击中ꎬ 引爆炸弹者正是来自阿特 － 图尔

(Ａｔ － Ｔｕｒ) 社区的阿拉伯居民ꎮ
除了示威和暴力袭击外ꎬ 部分阿拉伯人士认为应该通过融入以色列政治

体系来维护阿拉伯居民的权利ꎮ 与巴解组织关系密切的耶路撒冷记者兼商人

汉纳􀅰西尼乌拉 (Ｈａｎｎａ Ｓｉｎｉｏｒａ) 曾提出ꎬ 在耶路撒冷组建一个阿拉伯政党来

参加耶路撒冷的市政选举ꎬ 以维护该地区阿拉伯居民在税收、 基础设施建设、
住房建设等方面的利益ꎮ② 但该提议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巴解组织领导人的拒

绝ꎮ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ꎬ 则在于东耶路撒冷阿拉伯居民与巴解组织在斗

争目标上始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ꎮ 巴解组织的最终目标是解放巴勒斯坦地区ꎬ
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主权国家ꎬ 但西尼乌拉的提议意味着

他已经认可了以色列对耶路撒冷市的行政管理ꎬ 并试图将其融入以色列政府

的管理中ꎮ
一批耶路撒冷本土的阿拉伯精英人士和知识分子还通过非政府组织来维

护当地阿拉伯人的伊斯兰属性ꎬ 如致力于维护东耶路撒冷阿拉伯居民人权和

身份的圣城社会和经济权利中心、 耶路撒冷民主和人权中心ꎬ 致力于翻修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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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房屋的巴勒斯坦福利协会ꎬ 致力于维护阿拉伯儿童教育权利的家长委员

会等等ꎮ 这些组织大多与巴勒斯坦政府有较为密切的联系ꎬ 依靠着这些机构ꎬ
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从 １９９８ 年开始ꎬ 每年都对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的人

口、 土地、 就业、 教育、 医疗卫生、 农业等方面进行普查ꎬ 对外公布普查数

据ꎬ 以显示对该地区的主权ꎮ
(二) 阿拉伯国家的反对

目前来看ꎬ 阿拉伯国家在东耶路撒冷犹太化问题上的看法较为一致ꎬ 均

认为以色列应该撤出 １９６７ 年战争后所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土地ꎬ 并将其归还给

巴勒斯坦ꎮ 但阿拉伯国家内部在老城的管理权上仍然存在一定分歧ꎬ 这为未

来耶路撒冷问题的谈判增加了难度ꎮ
在耶路撒冷问题上ꎬ 巴勒斯坦政府的看法经历了从坚持独有到接受分治

的转变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 ８０ 年代ꎬ 法塔赫仍坚持以武力解决巴以冲突ꎬ 誓将以色

列举国消灭ꎮ 在耶路撒冷的归属权上ꎬ 法塔赫拒绝联合国安理会第 ２４２ 号决

议ꎬ 强调巴勒斯坦人民返回家园的唯一手段是武装斗争ꎮ ８０ 年代末ꎬ 随着巴

勒斯坦国的正式建立ꎬ 它对以色列的态度也有所缓和ꎮ １９８８ 年巴解组织建国

文件称ꎬ 巴勒斯坦宣布国家首都为耶路撒冷ꎬ 强调 “巴勒斯坦人民不追求

‘消灭以色列’ꎬ 而是谋求与其在睦邻关系范围内的和平共处”ꎬ① 同时还宣布

会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决议ꎬ 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国际和地区问题ꎬ 从而承认了

联合国第 ２４２ 号决议的内容ꎬ 表明巴方愿与以色列以 “绿线” 为界共同拥有

耶路撒冷ꎮ
尽管巴勒斯坦政府在耶路撒冷问题上态度有所妥协ꎬ 但并不意味着巴方

容忍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化改造运动ꎮ 因此ꎬ 巴解组织开始寻求以另

一种极端的方式来阻止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改造计划ꎬ 这便是前文提到的

“因提法达”ꎮ 第一次 “因提法达” 从 １９８７ 年持续到 １９９３ 年ꎬ 主要由法塔赫

组织ꎬ 斗争方式是领导阿拉伯民众举行游行示威、 向犹太人投掷石块和焚烧

车辆、 罢工罢市等ꎮ② 第二次 “因提法达” 发生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０５ 年ꎬ 领导者

包括法塔赫、 哈马斯以及 “圣战” 组织ꎬ 主要活动是向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其

他地区投放自杀式炸弹ꎮ 运动期间ꎬ 耶路撒冷共发生了 ３０ 起自杀式袭击ꎬ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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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１７４ 名市民丧生ꎮ① 期间ꎬ 阿拉法特在耶路撒冷设立了特别事务委员会ꎬ 负

责耶路撒冷内部事务ꎮ 他还接见了耶路撒冷伊斯兰教会的领导者ꎬ 任命耶路

撒冷伊斯兰教法法官ꎬ 向知名人士颁发耶路撒冷奖章ꎬ 并批准了 «巴勒斯坦

耶路撒冷法»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Ｌａｗ)ꎬ 指明耶路撒冷是独立的巴勒斯坦的

首都ꎬ 是政府立法、 行政和司法三部分的永久所在地ꎮ②

约旦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一直坚定支持 “两国方案”③ꎮ 自以色列占领以

来ꎬ 约旦虽然丧失了对东耶路撒冷的主权ꎬ 但其位于老城的宗教事务部门却

延续下来ꎬ 继续维护着老城谢里夫圣地的修复工作ꎮ １９９４ 年ꎬ 约旦和以色列

签订了 «华盛顿宣言»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ꎬ 规定以色列将尊重哈希姆王

国在耶路撒冷穆斯林圣地所享有的特殊地位ꎮ④ 得益于约旦与以色列达成的协

议ꎬ 耶路撒冷宗教基金会在老城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它控制着该区域约 ２ / ３ 的

土地ꎬ 并承担着该区域内大部分伊斯兰建筑的维护和管理工作ꎬ 东耶路撒冷

也有近 ３０％的土地接受基金会的管理ꎮ⑤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ꎬ 基金会在伊斯

兰世界的资助下对东耶路撒冷的清真寺、 商店、 住宅、 集市、 酒店、 学校等

场所进行了翻新和修复ꎮ 基金会还成立了一个伊斯兰科学部ꎬ 负责收集、 整

理并出版与古代伊斯兰文化相关的手稿、 档案和著作ꎮ⑥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协助下ꎬ 它还承担起修复和保护阿克萨清真寺图书馆的任务ꎬ 并雇用研究

伊斯兰教的专家定期出版宗教刊物ꎮ 基金会的这些活动为东耶路撒冷阿拉伯

人的生活提供了一定的庇护ꎬ 也吸引了大批伊斯兰教徒来到耶路撒冷ꎬ 这些

人的存在对于东耶路撒冷犹太化运动起到了一定的抵抗作用ꎮ 除此之外ꎬ 约

旦还向联合国提议将老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ꎬ 以抵制以色列的 «耶路撒冷基

本法»ꎬ 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以色列对老城的实质性占有ꎮ
«戴维营协议» 签订后ꎬ 埃以关系相对缓和ꎬ 但在耶路撒冷问题上ꎬ 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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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以色列的立场十分明确ꎮ １９８２ 年 ４ 月ꎬ 埃及出台了一项关于巴勒斯坦人

民权利的 “十一点计划”ꎬ 其中提到 “耶路撒冷的主权应受到尊重ꎬ 拒绝任何

改变这个城市的地理、 人口或法律地位的行动”ꎮ① １９９７ 年ꎬ 时任埃及总统的

穆巴拉克指出ꎬ “耶路撒冷问题非常敏感ꎬ 是巴勒斯坦问题中最重要的环节ꎬ
它牵涉三大宗教问题ꎬ 处理时应格外谨慎ꎮ 如果以色列在巴以举行最后阶段

谈判之前企图改变圣城的人文和地理现状ꎬ 和平进程将遭受严重挫折ꎮ”② 埃

及现任总统塞西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与美国副总统彭斯会晤时也重申ꎬ 埃及支持东

耶路撒冷为巴勒斯坦国的首都ꎮ③

其他阿拉伯国家对耶路撒冷问题也都十分关注ꎮ ２００２ 年ꎬ 阿拉伯国家联

盟通过了沙特提出的 “阿拉伯和平倡议” (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Ｐｅａ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又称

“沙特倡议”)ꎬ 并将其作为解决阿以冲突的基本准则ꎮ “阿拉伯和平倡议” 规

定ꎬ 以色列必须完全撤出自 １９６７ 年 ６ 月以来占领的所有阿拉伯国家领土ꎻ 接

受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ꎬ 以换取在全面和平的背景下的正

常外交关系ꎮ④ 这项协议是阿拉伯国家阵营对以色列所做出的最大妥协ꎬ 表

明了阿拉伯国家同意 “以土地换和平” 的谈判原则ꎮ 随后ꎬ 海湾合作委员

会的六个成员国表示了对倡议的支持ꎮ «戴维营协议» 的签订使埃及在阿拉

伯世界中遭受到巨大的压力ꎬ 但在耶路撒冷问题上ꎬ 埃及也认同阿拉伯国

家达成的一致要求ꎬ 称阿拉伯世界不能接受将整个耶路撒冷完全置于以色

列的主权之下ꎮ⑤

(三) 国际社会的回应

以色列占领了东耶路撒冷和西岸地区后ꎬ 立即引发国际社会的不满ꎮ
１９６７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ꎬ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 ２４２ 号决议ꎬ 敦促 “以色列军队

撤离其于最近冲突中所占领的领土ꎻ 终止一切交战地位的主张或状态ꎬ 尊重

并承认该地区每一国家的主权、 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ꎬ 与其在安全及公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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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界内和平生存、 不受威胁及武力行为的权利ꎮ”① 此后ꎬ 联合国安理会又出

台了第 ３３８ 号、 第 ４４６ 号和第 ４５２ 号等十几项决议ꎬ 公开谴责以色列在东耶

路撒冷的非法行径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及约旦河西岸修筑

隔离墙的行为再次引起了联合国的关注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联合国安理会召开

紧急会议ꎬ 敦促以色列停止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土地上修建

隔离墙ꎬ 并拆除已经建成的隔离墙ꎬ 赔偿因修建隔离墙给阿拉伯人造成的

损失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ꎬ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支持巴以问题 “两国方案” 的决议

草案ꎮ 草案呼吁以色列在承认联合国决议的基础上ꎬ “毫不拖延地实现中东全

面、 公正和持久的和平”ꎬ 在 １９６７ 年边界的基础上实现 “和平共处”ꎮ② 草案

发布以来ꎬ 得到了中国、 美国、 俄罗斯、 欧盟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广泛支持ꎬ
成为目前解决巴以领土争端问题的重要依据ꎮ

美国在冷战时期通过扶持以色列的方式来遏制亲苏的阿拉伯阵营ꎮ 为此ꎬ
美国默许了以色列占领东耶路撒冷、 非法建立定居点的行为ꎮ 冷战结束后ꎬ
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依然不减ꎮ １９８５ 年到 １９９７ 年ꎬ 美国六次否决联合国安理

会谴责以色列的决议ꎬ 这不仅引起了阿拉伯国家的不满ꎬ 也引发国际社会的

普遍失望ꎮ １９９５ 年ꎬ 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承认统一的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的法案ꎬ 即 «１９９５ 年耶路撒冷大使馆法»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９５)ꎮ
该法案要求美国大使馆在 １９９９ 年之前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ꎬ 但允许美国

总统出于国家利益考虑推迟迁馆ꎮ 此后美国历任总统均没有将这项法案付诸

实施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 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ꎬ 并要

求美国国务院启动美国驻以使馆搬迁至耶路撒冷ꎬ 从而实现了 １９９９ 年 «耶路

撒冷大使馆法» 所做出的承诺ꎮ 特朗普认为ꎬ “以色列是一个主权国家ꎬ 有权

像其他主权国家一样决定本国的首都ꎻ 承认这一事实是实现和平的必要

条件ꎮ”③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 特朗普在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基础上ꎬ 又推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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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协议» (Ｐｅａｃｅ ｔｏ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ꎮ 该协议规定巴勒斯坦人只能 “部分地拥有

东耶路撒冷”①ꎬ 这明显违背了此前国际社会公认的两国方案ꎬ 从而引发国际

上又一轮舆论批评ꎮ 从协议的内容上看ꎬ 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立场极其明显ꎬ
这不仅是特朗普的个人政治偏好ꎬ 也是美国在中东打击异己、 操纵中东地缘

政治格局的长期部署ꎬ 损害了巴勒斯坦的合法权益ꎮ «亚伯拉罕协议»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Ａｃｃｏｒｄｓ) 的问世更加证实了这一点ꎮ 在美国的协调下ꎬ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ꎬ 以色列与阿联酋、 巴林签订了该项协议ꎬ 从而达成了以色列与这两个阿

拉伯国家在经济、 能源和军事等领域的合作意向ꎮ «亚伯拉罕协议» 不仅预示

着阿以关系走向缓和ꎬ 也表明了美国中东战略的转变ꎬ 即巴以问题不再是美

国关注的重点ꎬ 伊朗问题跃升至美国中东政策的首要考虑因素ꎮ 当下ꎬ 尽管

特朗普已经下台、 «世纪协议» 难以被国际社会接受ꎬ 但由于以色列是美国在

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盟友ꎬ 美国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仍不会做出过多干涉ꎬ 更

难以从根本上遏制东耶路撒冷犹太化改造运动的推进ꎮ 特朗普的上述举动反

映了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对于耶路撒冷问题的普遍看法ꎮ 当得知特朗普开始搬

迁驻以色列大使馆后ꎬ 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美国福音派教徒对此举表示欢

迎ꎮ② 实际上ꎬ 基督教新教徒在耶路撒冷问题上都倾向于支持以色列的占领政

策ꎬ 美国新教徒甚至 “把帮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繁荣、 安全的家园

作为自己应尽宗教义务ꎬ 并对此抱有强烈的责任感”ꎮ③ 与新教不同ꎬ 罗马天

主教教廷在耶路撒冷问题上更加偏向客观中立ꎮ 这是由于天主教会在耶路撒

冷老城拥有众多土地和建筑财产ꎬ 一旦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化改造运动顺利完

成ꎬ 那么老城的教会财产也将受制于以色列ꎮ 为此ꎬ 天主教会呼吁将耶路撒

冷作为一座国际城市ꎬ 并在 ２０００ 年与巴勒斯坦达成协定ꎬ 声称 “任何改变耶

路撒冷独具的特点和地位的单方面的决定和行动ꎬ 从道义和法律上都是不能

接受的”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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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廷对耶路撒冷问题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欧洲国家的意愿ꎮ
欧盟在耶路撒冷问题上表示尊重联合国在 １９４８ 年通过的东、 西耶路撒冷分治

决议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ꎬ 欧盟理事会指出ꎬ “除非巴以双方同意ꎬ 欧盟将不会承

认对 １９６７ 年之前的阿以边界的任何改变ꎬ 包括耶路撒冷”ꎬ 为了 “真正的和

平ꎬ 必须通过谈判找到解决耶路撒冷作为两国未来首都的方法ꎮ”① 当特朗普

宣布将美国驻以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后ꎬ 欧盟也立即表示反对ꎮ 但需要指出

的是ꎬ 欧洲国家在整个中东问题上缺乏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ꎬ 因此在耶路撒

冷问题上虽然态度坚决ꎬ 但难以发挥制衡以色列的实际作用ꎮ
苏联解体以来ꎬ 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逐渐改变了苏联时期向阿拉伯阵

营 “一边倒” 的中东外交策略ꎮ 普京积极改善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ꎬ 并表示

希望发挥俄罗斯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关键角色ꎬ 呼吁阿以双方在莫斯科展开

中东问题和平会议ꎮ② 在耶路撒冷问题上ꎬ 俄罗斯承认联合国 １９４８ 年对东、
西耶路撒冷的划界和安排ꎬ 明确支持将东耶路撒冷作为巴勒斯坦的首都ꎮ
俄罗斯外交部也曾声明ꎬ “俄罗斯反对以色列政府征用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

人土地的原则立场不会改变”ꎬ 以及 “以色列在阿拉伯领土上修建定居点的

任何举动都会使中东和平进程严重复杂化ꎮ”③ 因此ꎬ 俄罗斯与以色列外交

关系取得的良好进展ꎬ 并不足以使得俄罗斯在处理耶路撒冷问题上有所改观ꎬ
俄方仍旧尊重和支持联合国对该地区的决议ꎬ 并明确反对以色列的占领与扩

张行动ꎮ
长期以来ꎬ 中国对巴勒斯坦问题保持着高度关注ꎬ 十分同情巴勒斯坦地

区人民的遭遇ꎬ 并积极推动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ꎬ 希望早日解决耶路撒冷的

归属问题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会见来华出席第三次巴以和

平人士研讨会的巴以双方代表时提到ꎬ 中国政府在耶路撒冷地位问题上的主

张是尊重多元历史ꎬ 坚持公平公正、 落实国际共识、 实现和平共存ꎮ④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中巴建交三十周年互致贺信时指

出ꎬ “中国始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ꎬ 坚定支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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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以 １９６７ 年边界为基础、 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 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

斯坦国ꎮ”① 从中方的多次表态可以看出ꎬ 中方理解阿、 犹民族不同的历史渊

源和民族情感ꎬ 正视耶路撒冷地位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ꎬ 要根据联合国的

有关决议和方案ꎬ 提倡采用和平、 公正的协商谈判机制ꎬ 且着眼于地区的和

平与安宁ꎬ 来解决双方分歧ꎮ 这表明ꎬ 中国不仅勇于承担作为全球性大国的

责任与使命ꎬ 也始终是世界和平、 全球发展的建设者和维护者ꎮ

五　 余论: 对耶路撒冷归属问题的反思

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化改造运动是以色列限制阿拉伯人的生存空间与各项

权利、 削减该地区的阿拉伯人口ꎬ 同时加强自身对这一地区人口、 领土、 经

济和文化统治地位的漫长过程ꎮ 相比于阿以双方在其他地区的冲突ꎬ 耶路撒

冷的战斗更像是没有硝烟的战争ꎬ “水泥和石子” 是交战双方的武器ꎬ 人口、
建筑、 景点和道路等方面的细微变化重塑了这座城市的风貌ꎮ 以色列依靠美

国的支持以及自身的实力ꎬ 牢牢掌握着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主动权ꎮ 以色列

之所以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化改造运动ꎬ 是源于该国在国土

空间治理时始终存在着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ꎮ 这种不安全感既来自欧洲长期

反犹主义浪潮的冲击和刺激ꎬ 也来自这半个多世纪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存在

合理性的质疑和挑战ꎮ 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ꎬ 以色列在领土扩张方面无视国

际法、 他国主权和人权ꎬ 挑战了耶路撒冷原有的土地分配秩序ꎮ 加之美国对

以色列军事、 经济方面的援助和支持ꎬ 也使得以色列拥有足够的实力来完成

对东耶路撒冷的控制ꎮ 当前ꎬ 耶路撒冷的犹太化改造运动仍在持续ꎬ 具体体

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ꎬ 以色列有意淡化城市的政治属性ꎬ 以将耶路撒冷打造

成商业化、 旅游化的国际大都市为口号ꎬ 围绕老城及周围地带的宗教文化景

观大做文章ꎬ 并大力发展城市内部的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ꎻ 其二ꎬ 以色列秘

而不宣地扩大着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定居点建设ꎬ 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居民走上

街头或法庭ꎬ 诉说着以色列政府强占土地和房屋的行径ꎮ
以色列实施的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化改造运动ꎬ 产生了诸多不良后果ꎮ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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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ꎬ 这一运动严重侵犯了耶路撒冷阿拉伯居民的合法权益ꎬ 致使数以万计的

阿拉伯人流离失所ꎬ 造成了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普遍的贫困问题和难民现

象ꎮ 其次ꎬ 以色列推动东耶路撒冷犹太化的本意是加强本国安全ꎬ 但如今看

来以色列已经被这一举措严重反噬ꎬ 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ꎮ 以色列在东耶路

撒冷实施的行动增加了该地区的不稳定性ꎬ 加剧了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爆发矛

盾和冲突的可能性ꎬ 导致了棘手的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ꎬ 两次 “因提法达”
的发生正是这种后果的有力证明ꎮ 最后ꎬ 这一运动破坏了现有的巴以和平谈

判的框架ꎬ 导致中东和平进程难以有效推进ꎮ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宣称耶路

撒冷是其永久不变的首都ꎬ 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国际社会也都较为一致地支

持两国方案ꎬ 并提出解决耶路撒冷问题应避免战争ꎬ 通过协商谈判的方式进

行ꎮ 但以色列一味推进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化改造运动ꎬ 回避国际社会发出的谈

判意向ꎬ 拒绝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ꎬ 这无疑给中东和平谈判进程

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ꎬ 也成为国际社会解决耶路撒冷问题所面临的最大困境ꎮ
纵观耶路撒冷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史可以看出ꎬ 耶路撒冷问题的实质是在

国际组织和欧美大国参与下以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相互敌对为背景的ꎬ 耶路

撒冷城市中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争夺土地、 建筑和宗教景观主权归属的问题ꎮ
它起源于 ２０ 世纪初英国在对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时摇摆不定、 模棱两可的土地

政策ꎬ 发展于二战后联合国对东、 西耶路撒冷分而治之的决议ꎬ 并定格于第

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全方位占领ꎮ 在此过程中ꎬ 由于耶路撒

冷独特的宗教地位ꎬ 阿拉伯国家、 伊斯兰组织、 基督教势力以及美国、 俄罗

斯 (或苏联)、 欧洲各国等多方势力的介入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 更具争议ꎮ
因此ꎬ 若想解决耶路撒冷问题ꎬ 各方应摒弃偏见与矛盾ꎬ 共同致力于维护耶

路撒冷的和平、 安定与有序ꎬ 任何一方都不应忽视其他民族在耶路撒冷的历

史和宗教地位ꎻ 要发挥国际组织和大国在中东事务中的影响力ꎬ 积极推动巴

以高层的沟通与对话ꎬ 循序渐进地推进耶路撒冷归属权的协商进程ꎬ 促成阿

以双方达成一个切实有效的土地分配方案ꎮ 同时ꎬ 国际社会要督促以方重视

境内阿拉伯居民的生存权利ꎬ 切实改善境内阿拉伯居民的生活条件ꎬ 创造一

个能够使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长期共存的公平发展空间ꎬ 保障耶路撒冷的

长期稳定与和谐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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